  


我的回忆
 
李光庠校友 （1955届）
看了曹其缜老师发来的东山先生所写的《团结向上的六十年代学生生活》勾起了我的回忆，使我浮想联翩，仿佛又回到了50年代。东山先生虽然比我晚毕业十年，但是有很多体会还是与我相同的。
我是南开大学外文系的学生，于1955年毕业。我们班共有24名学生，但是据我所知，起码有12位已经作古。

那时我们的生活是快乐的，曹其缜、孙秉龢、张路彬三姐妹总是形影不离地出现在南开校园里，很引人注目。我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一起唱歌、跳舞也是经常的事。
回想起各位教授给我们上课时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李霁野先生给我们上课时要求严格、一丝不苟。
杨善荃先生上课时，一进门就坐在一把扶手椅子上，右腿搭在左腿上，眼睛一闭就开始讲课，讲Thomas Hardy 是他的长项，让我们边听便随他进入了境界。
李宜燮先生则是一位谦虚谨慎的教授，在流利背诵出多位诗人的长诗短句时，让我们深切体味到这些长诗短句的优美。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他总把where一词读成了“yue”音，很有意思。

遗憾的是在文革的后期，有一次我在南开校园里看到李霁野先生推着一个小藤车，里面装满了书，好像是在搬家，我过去想帮李先生推，但被他拒绝了，我心里很不好受。

我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个中学教英语，后来又被调到了团市委管辖的天津青年宫负责业余艺术团的工作，直至60年代才被调到天津市教育教学研究室外语室负责全市外语教学的组织和研究工作，才算是经过了多次辗转才回到了本行。我之所以能承担这份工作是与母校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分不开的。
我感谢和怀念我的母校天津南开大学！
